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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觀點下的教學實踐技藝： 

弱勢學習者的接應之道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顧瑜君 吳明鴻 

    本文以教學敘事的方式，呈現一個非學校型態教學現場的實踐歷程；此研究

以參與式行動研究進行，研究者—「我」在一個非學校型態場域「五味屋」（類

似社區兒童青少年學習中心），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探究：如何從實際的行動策

略中理解與幫助弱勢學習者。 

    在對「互動」進行微觀視角的分析中，教育工作者於教育現場的「當下性」

浮現了——他必須在紛雜的訊息及有限的時間下，立即對當下狀況做出反應，並

無法「全知」或深思後才給出回應。因此，在現場與學童、家長和整體情境的互

動中，不斷給出的話語和行動序列猶如「投石問路」，在一連串介於知與不知之

間的訊息來回間「共舞」，掙扎出可共同「走下去」的協同路徑來。 

    透過「共舞」（dancing with）隱喻，我們探究在交互舞動之教學關係中的生

成（becoming）、韻律與歷程，提出一種從教與學的時間歷程中為學習者創造出

新的關係世界的技藝。 

    在課程美學的理論視野中，教學的動態性、相互性、生成性被凸顯出來；詮

釋現象學取向的教育理論家 Max van Manen 提示了一種在情境中對隨時發生的

教育時機保持清醒的自由，深具啟發性；而家族治療師 Bradford Keeney 轉化

Gregory Bateson 的生態觀點認識論到其家族治療理論與實踐中，提出了美學觀點

的治療導向，則提供了從微觀到全觀的系統視野給廣義的助人工作者，使得本文

所之「技藝」得以「見樹又見林」。 

    學習弱勢者與廣義助人工作者之間，因為諸種差異而形成巨大而難以克服的

距離，常常使得「助人/培力」成為困難，使雙方進入不斷挫敗的循環中。上述

認識論與方法論典範下的教學實踐將有助於助人者與學習弱勢者的「攜手同

行」。 

關鍵字：教學機智、課程美學、美學觀點的治療取向、教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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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背景 

本文以「課程美學觀點下的教學實踐技藝：弱勢學習者的接應之道」為題，主旨

在闡述美感經驗與教育的落實於日常之可能性，以及美學觀點的教育實踐探究歷

程。 

本文將陳述的教學/教育有別於一般學校教育(schooling)中慣稱之概念：教材、教

學流程、課程等等，而是，呈現一個非學校型態教學現場的實踐歷程，所謂的教

學/教育是研究者在現場與共同參與行動孩子與其家人所進行的相互交流，在此

歷程中貼近對方的理解因此產生，這樣的理解往往與原本我們所熟悉的有所差異，

甚至挑戰既有價值與慣性的運作，教學者必須放下熟攆的操作重新學習，本文標

題所揭示之「課程美學觀點下的教學實踐技藝：弱勢學習者的接應之道」，即是

從這個陌生處境中所發展出來的教學實踐技藝-在美學的脈絡下被認肯。在課程

美學的理論視野中，教學的動態性、相互性、生成性被凸顯出來；詮釋現象學取

向的教育理論家 Max van Manen 提示了一種在情境中對隨時發生的教育時機保

持清醒的自由，深具啟發性；而家族治療師 Bradford Keeney 轉化 Gregory Bateson

的生態觀點認識論到其家族治療理論與實踐中，提出了美學觀點的治療導向，則

提供了從微觀到全觀的系統視野給廣義的助人工作者，使得本文所之「技藝」得

以「見樹又見林」。 

此研究以參與式行動研究進行，研究者—「我」所非學校型態場域「五味屋」1（類

似社區兒童青少年學習中心、假日或課後學校的運作概念），以參與式觀察的方

式探究：如何從實際的行動策略中理解與幫助弱勢學習者。五味屋的任務之一，

是理解與接應一群被「常模」歸類在需要被矯正、救助的孩子與家庭。 

在「變 - 問題的形成與解決」書中提出一個簡單、卻重要的觀點：在日常生活

的經驗與事件中，很多事情是透過合乎常理與邏輯的方式，便可迎刃而解；但有

些問題則原地打轉甚至越纏越難解套，連線頭都找不到了，反倒是不合邏輯或非

理性的行動，卻出奇制勝的、戲劇性的將僵局化解甚至獲得改善。這看似弔詭的

應對模式或許充滿矛盾與令人不解，但卻是我與研究伙伴們在現場中經常遭逢的

經驗，五味屋設法在矛盾與衝突的事件中發展工作方法與策略，我們盡量不用常

模、常態去衡量孩子與家庭/人，而是用現場的各種微妙訊息，去產生理解、接

                                                 

1
 五味屋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是社區邀請筆者結合在地與大學資源，將社區閒置空間在利

用的社區兒童青少年學習場所，透過二手物募集與銷售，以陪伴、生活學習為基調的週末學習運

作，猶如假日學校，五味屋介紹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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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五味屋相信，當孩子與他們的家人被真正的理解與接應之後，相信就能自己產生

力量，有屬於他們能掌握的復原力。以下是一個案例和分析。 

有酒精的母愛 

在我們的實踐現場，孩子們的學習雖然是工作的主體，但孩子們所遭遇到的困境，

並非其個人所造成，而是在一個複雜的家庭系統下所產生的結果，然而學校與課

室內的教學/教育，很難將學習者個體之外的因素，同步/同時納入考量，且基於

公平等其他考量，對於差異能給予的等待時間與容許度極為有限，有時是使問題

本身更加深了處理難度的限制。在我們的行動現場，很幸運的我與我的研究團對

伙伴不太需要顧及「公平性」2，且有相對寬裕的時間等待，並有較廣的承載力

量去接應差異，使我們能有較多的機會在現場看到美學取向的教學互動是可以落

實在最平凡的角落與最需要的個體上。 

案例脈絡 

母親因長期失業、以及曾失婚的各種社會評價中失敗者的處境，社會性的退縮使

其處於高度社會的孤立狀態，在相對封閉的鄉村生活環境中，人際脈絡的緊密性

高，對彼此生命狀態與生命經驗的資訊流通頻繁，相對缺乏隱私作為保護傘的，

日常生活中，常常感受到被歧視、排擠或譏笑，酒精成為庇護與轉移的媒介，也

因此長期受酒精的困擾，當酒精過度時，出現難以理解或狂飆的言行、外出工作

辛勞的父親，面對母親飲酒後的失常舉止，不堪其擾，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從小

混亂變成大燥動，越演越烈，累積到無法忍受時，以揮拳與壓制的方式試圖讓母

親停止母親所製造的混亂，拳腳相向的後果就是警察的到府以及後續社工社福系

統的介入，孩子們在成長過程是長期的目睹兒，身心均受到影響。一般而言，社

福與教育系統的能選擇最好的處置是「安置孩童與安全的地方」。 

孩子不願意被安置，清楚的表達：仍願意跟媽媽生活在一起，既使各種客觀的評

量與長期的個案資料，安置孩子到安全與照顧系統完善之處，似乎對孩子才是好

                                                 

2
 我們真正想說的是，若公平性是指齊頭式之平等或可以平行複製於其他個體或場域，那這樣的

公平性有時並無需要去維持。若公平性有多樣與多元的價值與角度去定義與履行之可能，這樣的

公平性是我們在五味屋努力去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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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父母雖然很多時候無法和平相處，但對於照顧孩子則從未顯示放棄或仰賴

他人代勞，也不願讓孩子安置。 

這樣的孩子與家庭所製造出的處境，使學校、社福單位與警政系統都「沒有更積

極的作為可以努力」，被動的等待事件發生與重複效用不大的處理與善後，搖頭

嘆息與無奈之餘，累積的負面評價與社會眼光，盤旋環繞在村莊、學校與家庭上，

猶如烏雲遮頂-低氣壓，薄霧瀰漫-看不到遠方。 

共舞之美感經驗 

相對於台灣教育的現場，為了在現有時間內需達成的績效，往往以模組化的技術，

標準化的 SOP 為主，本文所描述之經驗，希望能提供感動與美感經驗於教育/助

人與受助的歷程，使與研究者/伙伴互動的對象(慣稱被研究者)雙方在互惠與平等

的角色位置上共同創造此經驗-「對理解的理解」，我們曾提出「真知，才能相助」

的概念去說明我們在現場的另類實踐 (顧瑜君、廖千惠、石佳儀、蘇素珍，2014）。 

我與研究伙伴在對「互動」進行微觀視角的分析中，教育工作者於教育現場的「當

下性」浮現了——他必須在紛雜的訊息及有限的時間下，立即對當下狀況做出反

應，並無法「全知」或深思後才給出回應。因此，在現場與學童、家長和整體情

境的互動中，不斷給出的話語和行動序列猶如「投石問路」，在一連串介於知與

不知之間的訊息來回間「共舞」，掙扎出可共同「走下去」的協同路徑來。 

透過「共舞」（dancing with）隱喻，我們探究在交互舞動之教學關係中的生成

（becoming）、韻律與歷程，提出一種從教與學的時間歷程中為學習者創造出新

的關係世界的技藝。 

學習弱勢者與廣義助人工作者之間，因為諸種差異而形成巨大而難以克服的距離，

常常使得「助人/培力」成為困難，使雙方進入不斷挫敗的循環中。上述認識論

與方法論典範下的教學實踐將有助於助人者與學習弱勢者的「攜手同行」。 

以下先以敘事方式描述現場的共舞歷程，再分析其中美感經驗與共舞與生成的關

係。 

                                                 

3
 實際上，很多對於安置所造成的更大困境與現況討論，甚少被人瞭解。第四世界運動在 2014

年底時曾針對安置所造成的問題進行多方交流，也促請從政策面與福利面，重新檢討與執行安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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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有酒精的母愛 

時間：2012 年 1月。 

地點：兆豐農場豐年廳 

場合：五味屋尾牙聚餐，孩子、家長與師長均受邀，孩子自己主持節目與分享各

種才藝表演 

事件歷程： 

六點半開席的尾牙，小琪和小平的媽媽，八點多，帶著滿身的酒味來到了會

場，坐在席間的後方的遠處，行為舉止是多數醉酒者的樣子，講話大聲、與無論

次、動作粗獷。 

雖然不在用餐區，稍有一段距離，但媽媽的舉止失當，在正式的餐會場合不

僅顯得突兀失禮、引人側目-指責的眼光，聲音與動作已經影響餐會的進行。 

看到自己媽媽如此當眾出糗的行徑，姊姊小平站在媽媽身邊不知所措的哭著，

妹妹小琪躲得遠遠的，隱藏在同齡孩子中繼續參與著台上的表演。 

該怎麼處理酒後失態、來會場亂的媽媽呢？該怎麼讓孩子受傷心情與難堪的

感受得到照顧？ 

媽媽的喝醉荒誕行徑，已經家常便飯，不足為奇了，參與餐會的多數人裝作

沒事一般繼續吃著、看著台上表演。 

叫計程車把媽媽送回家，是選項之一，且看似最理想的選擇，因為媽媽這樣

的狀態不會短暫停止，對於周遭的人刻意忽略，媽媽可能會去引發其他人對他的

指責與攻擊，這是在村莊中自家鄰里間的常態，旁人的經驗是媽媽就是會喝酒後

找事情來鬧。用計程車送走媽媽，媽媽離開，會場每個人可以繼續原本的參與，

當作沒發生那樣，繼續尾牙的歡樂，對大家都好。 

看似合理的、符合邏輯的對待，此時先被擱置。 

我拉了椅子，貼近媽媽座位，我問：媽媽，你怎麼過來的（酒駕被吊銷執照

無法交通自理之外，已經茫茫的腦子，怎麼能知道我們在哪裡，

距離村子 10公里外的餐廳） 

此時，媽媽手中握著捲曲紅色的東西，在手掌間展開，是

孩子們寫的邀請卡，媽媽帶著一點驕傲的口吻說：給計程車看，

就來了。 

卡片上孩子的字跡與圖畫，讓我心頭酸楚冒上來，被酒精

佔據的身體與心裡，還能握住這張邀請卡、還能自己設法到會

場來，這是什麼樣的心情與力量呢？ 

應該是母愛吧，只是在這個母親身上，母愛摻著酒精。 

既然帶著愛到會場來看孩子表演，就入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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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著媽媽起身，設法讓他往前走，進入餐飲座位區：既然來了，就一起吃飯吧。 

但是，媽媽怎麼樣也不肯入座，貼緊了他正坐著的位置，不肯移動，媽媽說：

說孩子在哭了（指在一旁哭泣的小平），我要回家。言下之意，知道自己的出現

讓孩子難受，他最好消失在這個場合。 

但若這樣就讓媽媽走了，尾牙的後半場，孩子們真的就能安心的繼續嗎？歡

樂的餐會與表演結束後，孩子們回家，看到醉酒狀態的媽媽在家中（或在社區中

鬧事），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不能讓媽媽走，必須讓他加入這場餐會。 

於是，我說：「好，我送你回家，你跟我來，我去拿車的鑰匙。」 

媽媽聽到我說送他，立即起身拉著我-用雙手抱住我的手臂，我挽著他，五味

屋工作伙伴安安一旁幫忙，我們拉媽媽，走向用餐區最後一排的那一桌，安置他

坐下在餐桌旁，媽媽沒有抵抗、沒有說怎麼沒往外面走，安靜的坐下，靜靜的在

桌邊看著這個會場。 

他忘了我們該上車嗎？ 

安安幫忙張羅，弄來了新的熱茶，小玻璃杯應該是媽媽熟悉的餐具，媽媽拿

起裝滿熱茶，做出乾杯動作，還會幫我倒滿，我希望多些熱茶下肚，酒精是否能

因此稀釋呢。媽媽熟練的握著玻璃杯，順便跟同桌的阿義乾了幾次。 

幾次熟攆的乾茶之後，媽媽開始說話，有系統的說著自己的心情與狀態： 

「我原本要來的，本來沒有要喝酒、村子裡那裡的女人笑我，XX（社區裡一

個組織）的人討厭我，他們說….」 

「老師，我把小孩交給你，很放心，謝謝老師」身體整個靠向我，抱住我的

左肩。 

「我要來看他們表演，他們表演完了嗎」口氣中有著落寞 

是啊，小琪吹口風琴，小平彈鋼琴，都表演得很好。 

請人去問小琪是否願意來媽媽旁邊吹口風琴讓媽媽欣賞，小琪不願，躲得更

遠。 

繼續跟媽媽「乾茶」，繼續聽媽媽吐露心情-語無倫次的說著自己如何被看不

起、被排擠、被恥笑……，我們一邊「乾茶」，繼續讓媽媽不時抱著我，或靠在

我肩膀上…. 

感覺到媽媽比較穩定了，我去舞台旁，邀請小琪來給媽媽一個擁抱，並請同

齡孩子秀秀和丸子，陪小琪一起來，我說：媽媽好愛你們，喝醉了還要來看你們

表演，我們去謝謝媽媽愛我們。 

小琪一開始不願，但很快的跳下舞台，牽著秀秀和丸子一起到媽媽這一桌，

一靠近桌子，小琪開始大哭，哭得很傷心，坐在椅子上，頭窩在身體裡哭泣，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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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伸手去抱小琪，小琪身體柔軟的靠近媽媽，上半身靠著媽媽的身體，讓媽媽抱

著拍拍背，媽媽開始落淚。 

母女擁抱之後，媽媽繼續跟我「乾茶」，並開始添飯夾菜，說餓了想吃。沒

吃晚餐啊～ 

服務人員多次來問是否可以收拾，我請她們等等，讓媽媽感受參與晚餐。 

姊姊小平已經停止哭泣，在陪伴下回到座位去欣賞台上表演。 

我去小平旁邊，蹲跪在他身旁說：媽媽好愛你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大老遠

來看你們表演，我們去謝謝媽媽的愛吧，媽媽表達母愛的方式讓我們不好過，但

就是母愛啊，母愛很多樣子的，給媽媽一個擁抱，好嗎，媽媽需要我們的愛。 

小平又開始落淚，沒有很大的抗拒，起身跟我去媽媽旁，靠近媽媽時哭泣變

得劇烈，身體不像小琪那樣柔軟，但願意讓媽媽抱著。兩人相擁哭泣。 

小平的好友芸兒靠了過來。 

我過去拉著芸兒，讓芸兒身體貼著小平，我說：芸兒沒有媽媽在身邊，我想

知道就算媽媽真的很不好，芸兒你希望媽媽在身邊還是不在身邊？芸兒開始落淚，

貼著小平的身體開使用力給小平擁抱的支持，點頭表示：有媽媽在身邊，是幸福，

不管媽媽好不好。 

散場時，XX的伙伴主動表示可以幫忙送媽媽回家。媽媽又對我說了些謝謝

的話，平靜的跟著 XX 的人離開會場，離開前，伸手到我的桌面，迅速的拿走那

張捏在手中的邀請卡，裝回自己的口袋中，說：這是我的。 

媽媽離去後，我去小平身邊，擁抱著他，讚美他能給媽媽那麼多愛，作為母

愛的回報。我跟小平一起落淚了一下。 

有酒精味的母愛是這家孩子有記憶以來的生活常態，懂得回應有酒精味的母

愛，是否能讓孩子比較有力量面對未來，我心理，這樣期望著。 

專業對話與分析 

回到家，寫完記錄，並不確定這個經驗究竟可以改變什麼，但在會場時清楚的感

受到那原本保持距離遠遠觀看的熟識群體們，在短短半小時的歷程中有明顯的變

化。大夥第一次看見在熟悉不過酒醉後失態的媽媽有著不同的展現，能清楚的表

達、能節制的應對，並不如以往越演越烈不可收拾的慘烈收場，且對於作為一個

母親，如何在最不堪與困難中還要努力去履行一份心意。 

眾人與我們一起經歷了一次媽媽可以不一樣與真的不一樣的踏實。 

研究團隊尋求兩位學術好友進行專業對話的分析，以下是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

理學系彭榮邦教授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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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酒精的母愛」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因為我們太常在還沒有瞭解情

況之前，就把「酗酒」的母親視為「失去了母愛」的母親，而忘了「母愛」其實是

每天每天的掙扎和努力，尤其對弱勢家庭的父母來說，更是如此。 

我從妳的描述當中，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媽媽和在場的人「乾茶」。從某個意義

上來說，當然「乾茶」是媽媽上一攤的動作延續，但對我而言，這個「乾茶」的動

作卻似乎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窗口，來解讀媽媽的「喝酒」。 

從媽媽的抱怨裡，她在生活中是被排擠、看輕的，「低人一等」似乎是媽媽在平常

人際圈中的位置。在這樣的常態性中，「喝酒」似乎提供了某種與其他人「平等」

的短暫時間：喝酒鬆動了平常的人際高低關係，讓一起喝酒的人都在某種共同的、

放鬆的茫茫然之中。也只有在這種共同的茫茫然中，媽媽才比較可以吐露心情。酒

精的世界，是媽媽習慣性的逃逸去處，一個不再「低人一等」的避風港。 

醉茫茫到來的媽媽，因此是在酒精的世界裡處理完自己的挫折感之後，記得與女兒

的約定，搭計程車來到會場。我讀到媽媽說「那是我的」邀請卡時，很感動，也很

震撼，因為看見她在靠酒精維持的平衡感中，還記得那個獨屬於她的邀請卡。那是

母愛，母親與女兒的牽繫，無庸置疑。 

政治大學心理系林耀盛教授則進行了理論的對話與分析： 

顧老師以有「酒精味的母親」入手，確實如榮邦所說是重要的現象觀察。除了榮邦

提到的「酒精」取消了「身份界線」，而讓母親不再那麼「低人一等」，我大致想到

還有 Levinas 提到的面容性和他者。 

我們看到老是喝醉酒的母親，「清醒」人會視其為異己的他者。Levinas 提到「他者」，

若從語言脈絡來看，主要是指由他者的語言組成的文本，像是被撕裂的文本，對話

或話語的中斷；又像把文本打上一個「結」。「結」周圍的語言不流暢，結結巴巴，

傳統文本沒有它的聲音，就像喝醉酒的語言。我們聽到打結的語言或斷裂的文本，

往往難以專注傾聽。有時，文字又像 Ronald‧Barthe 所說的，遭遇到來去無牽掛的

零度，如酒醉話語的任性不設限，反而打開母愛空間(Chora)。Chora 本來就是尚未

被象徵化的母體，任自流而快意。因為如此，一方面結結巴巴的不流暢；一方面又

是語言文字零度的任意越界，看起來的弔詭性並存，反而打開了文字（邀請卡的文

字和畫圖書寫）超越了文字自身，使不可能的變為可能，使不可能實現的情感更有

力量（如擁抱）。 

於是，帶有酒精味道的母親的「他者性」，反而召喚了重新凝視母親面容的倫理召

喚。醺醉的母親，卻依然記得語言的承諾，這是倫理關係的實踐，也是余德慧老師

談到的倫理療遇。我們記憶中的母親，又是什麼面容？於是，「存在」與「他者」

的關係就可以拉進來五味屋討論，故 Levinas 可能是可以論述的理論。 

美感的教育實踐技藝 

美感經驗的教育如何可能？是本文核心的探究，在熟悉的教室與校園裡，弱勢的

孩子所需的教學/教育協助已經被各種「補救」圍繞，各式各樣的方案、活動都

針對著缺口進行著填補，然而這些補救究竟是不是孩子們真正需要的呢？我曾提

出「社會受苦學童的接應」的概念去對應補救教學的限制（顧瑜君、吳明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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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儀, 2014）。然而在教育的現場，第一線的教育者常感到無力感與惡性循環的無

奈。本文所描述之孩童與其家庭是使教育者感到挫折與無奈的典型之一，孩子在

看似無功能能的家庭成長，很多困境與家庭綁在一起，家庭不改變-孩子難補救。

家庭又往往是教育者最缺乏力量或專業知識去面對的一環。 

我們從現場陪伴的經驗中發現，帶著高度專業與合乎邏輯推理的框架，或許因此

限制了我們去靠近弱勢學習者，因此在現場我們學習放下專業，以 Maxine Greene

提出「教師是陌生人」的概念，以陌生的角度檢視自身的行動所引含的價值，再

轉換新的眼光在處境中創造新的行動選擇與價值，在本文的案例中，我們先放下

「又來了」「怎麼又這樣」的常態反應，懸置了原本習以為常的理解，設法從眼

前找尋細微的線索去拓展出新的視野/視框，當我們思考一個已經醉了、沒有交

通工具的人如何能到達離家甚遠的會場時，我們跨越了熟悉的的範疇，朝著一個

新的領域探索。 

van Manen 則清楚的指出，教育者在現場，很更容易掉入「以教師為中心」和「以

內容為中心」的思考和行動模式，而完全忽略學生。很多時候，教學處境的隨機

偶然的（contingent）容易被忽略，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教學智慧與技藝，也就

是說，在教學歷程中的每一時刻，都是殊異的情境（situation-specific），去創造

美感經驗的教學互動，交學者必須在現場放下理所當然的邏輯性與合理性後，才

能有足夠的空間去讓隨機性存在與運用。而這種教育互動過程的立即性是很難描

述的，如同本文案例中所描述的現場，當孩子的母親到會場製造了混亂當下，隨

機偶然性是如何被捕捉後成回創造美感經驗的後續互動，不容易被解釋清楚，因

為任何描述都傾向於將經驗置於一段深思熟慮的反思距離，離開經驗的當下性。 

媽媽手中那張被捏得不成形的邀請卡片，如同穿透烏雲的光，將烏雲撥散了：原

來是一份最強烈的力量使媽媽能到我們眼前，這份力量是什麼呢？若不是母愛，

還有其他解釋嗎？ 

看見媽媽有強烈的母愛時，給了我們力量，從無奈的循環中脫身。或許在世俗的

世界中這是一個沒有功能甚至負功能的家長，是拖住孩子的負面力量，但當我們

看懂了這個家庭的母愛展現形式的與眾不同，我們看懂了為何安置沒有獲得同意，

因為這個家庭有一份彼此的理解與支持作為關鍵的相互照應。雖然在某種系統的

標籤上這是一個長期家暴的家庭，這樣的家庭中，愛的形式與實質是我們所陌生，

所困難看懂，但卻在孩子們的生命經驗中確實存在。孩子並非想躲避安置，或因

擔心不敢去，孩子們曾清楚表達：我們想照顧父母，我們不在他們身邊，他們會

擔心。而教育者或助人者有時很難接受孩子這套說法，給予的評價是孩子被家長

威脅或收買，不敢去為自己爭取權益。但當我們理解到這個家庭裡有著很多的愛，

這份愛維繫著彼此時，我們就瞭解安置的不必然性，以及重建這個家庭的資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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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 

在「給明天的話」中第四世界運動的創始人若瑟 赫忍斯基神父在照顧眾多赤貧

兒童的經驗中，清楚的替孩子們講出了心聲「在生命中，有什麼比被愛更重要」。

如果我們理解了有酒精的母愛，我們就找到幫助這個家庭的力量源頭之一。 

這個歷程展現教學實踐技藝的一種可能性：共舞，在現場我們投石問路，在知與

不知之間探詢與不斷重新檢視自身，其中的動態性、相互性就很容易在現場中展

現與生成，美學觀點的教學技藝就在這種流動的、草擬性的歷程中實踐。 

在「變的美學--一個顛覆傳統的治療視野」中作者提出了在此值得參酌的概念：

「未將問題生態全盤考量在內的介入策略，就會造成更高層次的病症。因此，我

們的責任就是將治療技巧納入脈絡之中，不論是醫學、教育、工程，還是心理治

療的脈絡。要為治療介入建立美學基礎，就必須讓治療技巧與高層心智過程—即

無意識的心智層次—充分連結。」（丘羽先，2008：p.265）也就是說，建立美學

基礎在教育/教學工作中的整體性和脈絡性的相互關照是創造改變的關鍵高層次

心智歷程，在我們的現場中需要避免意識與技巧的片面性，實踐者必須需透過細

膩的遞迴過程，不斷自我校正，作者更具體的指出：「不以美學觀點為導向的治

療師很可能會助長病症的延續。認為自己單方面掌握或操控權力的治療師，只能

看到控制系統的部分弧形。」（p.264）回應此說法，以美感經驗的創造來說，單

方面的掌控，是否也是使教學者若陷入了教學的困境與無助感的源頭，相對的也

使教學者所欲改善的對象限於「病症延續或惡化」的處境，造成了雙輸的惡性循

環。教學者若欲脫離這個循環，就必須在每個現場去尋找逆轉的切入點，去創造

美感與力量的重現，而這個美感經驗創造是需要耐心與適當的等待。 

讓我們用海瑞格的禪師以下面這段隱喻最為本文的結尾（丘羽先，2008：p.271-272）

來說明何謂耐心與適當地等待 

這一切再簡單不過。應該發生的情況，你都可以從一片不起眼的竹頁上學到。竹葉承受

雪的重量時愈彎愈低。突然間，雪就這麼從竹葉上滑落，葉子卻絲毫未受擾動。像這樣

保持在張力最大的一點，等待那一擊從你身上滑落。就是如此：張力到達頂點時，那一

擊自然會滑落，在射手尚未動念之前，它就滑落了，如同雪自竹葉上滑落一般。 

在這場互動之舞中，引發動作的是整體模式，而非意念或有意識的目的。治療過

程中與教學歷程是相同的，改變的產生是由細微的循環促成另一個細微循環所累

積而成，一個細微的改變必須先開始，不是單憑個人意識去牽動，如同雪從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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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滑落，問題系統在引導下會自然的產生改變與脫離問題處境，並且自我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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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關於五味屋 

五味屋簡介 

「五味屋 – 囝仔們ㄟ店」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利用豐田火車站前之日式

閒置空間「風鼓斗」建築為空間，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方式經營，作為鄰近村落

兒童青少年的社區活動場所。 

近來，五味屋逐步增加「豐衣館」、「見性工坊」、「夢想館」、「儉樸公益民宿—外

婆的家」等村落據點，以及籌備中的「足食館」、「家具館」、「豐田行館」。（參見：

貳、「五味屋」村落據點） 

緣起 

一棟原本殘破不堪老舊房舍，從嚴重漏水、白蟻侵蝕，重整為古色古香、孩子們

願意來學習、成長的好所在。2008年 8月 31 日開幕至今，五味屋的初衷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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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買賣是--給社區孩子們一個真實的多元學習場域。 

回歸：鄉村的泥巴味 

週末，帶著功課到店裡一邊做功課、一邊做生意。在這裡，要學會鄉下孩子應該

有的五種味道：天真、勤儉、感心、親切與好用；要熟悉鄉村交易的本質--利中

有情、情中有利。藉由真實生活參與，培養孩子們的興趣--自行去開發選擇，學

著玩、學著喜歡。 

買賣：生活中的真實學習 

這裡沒有具體或系統化的計畫，眼前的需要，就是這裡的所有學習。沒錢買展示

架，就找舊紙箱，發揮創意做成各式各樣的展示架子；颱風來了要防颱，學習找

漏洞、補缺口；東西賣完了、架子空了，學習募集物資、告訴別人自己的需要；

客人來了問東問西、殺價討便宜，學習應對進退、言語得宜。（關於五味屋的學

習活動，請參考：參、「五味屋」活動/運作） 

不是救濟：努力工作，自己圓夢 

孩子們在五味屋工作換得工作點數，可在店內以點數換取生活所需、也用累積的

點數與穩定的表現，贏得到外面參加活動、拓展視野的機會，「靠自己努力獲得」

是五味屋孩子簡單又驕傲的工作原則。 

偏鄉對世界的窗口 

六年來，美、德、法等國際志工駐足花蓮，與孩子交流、共學；美國長島大學每

年暑假指定台灣五味屋作為跨文化移地學習場域；法國第四世界組織則將五味屋

列為其國際盟友，共商貧窮議題…。五味屋悄悄成為偏鄉對世界的窗口，國際人

士對花蓮的認識不只是櫥窗式的花蓮，足跡踏進了真實的花蓮。 

此外，五味屋作為一個鄉村弱勢社群的公益平台，漸漸的促成公益旅行/工作假

期作為鄉村人力提升的研發模式。以此推動世界與台灣各地的人，參與鄉村發

展。 

孩子：家鄉容顏的化妝師 

來五味屋的孩子，多數是在各種體制內沒有受到好的支持與照顧的孩子，是一群

走不遠、將留在家鄉討生存的孩子。五味屋不想改變他們成為「成績好、成就高」，

而希望他們不放棄自己，願意努力，做一個平凡但有價值的鄉下人。 

若偏鄉弱勢的孩子們能改變，他們將是「家鄉容顏的化妝師」--孩子們會改變家

鄉的容貌，讓世人重新認識台灣的偏鄉。 

「公益村」計畫：村落微型經濟 

這是一個五味屋進行中的整體計畫：善用歷史、老舊空間活化，發展社區微型經

濟型態，延續日治時代移民村的在地的社區照顧經濟模式，以村落社區經濟的概

念延伸歷史性脈絡於現代，以「公益村」為目標的長期性發展操作。 

與企業、跨校間的合作，跨領域、跨區域學校的在地經濟模式探究與實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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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非營利機構、企業合作、實習、培訓、以及社會經濟組織發展與循環等概念。

（參見：肆、「五味屋」公益村計畫--村落微型經濟實驗） 

協力團隊 

五味屋創立之初，由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促成，營運步入軌道後，與花蓮縣鄉村社

區大學發展協會合作，兩協會策略聯盟。主要業務營運則是與鄰近的東華大學攜

手合作，在一群來自各方的志工參與下，五味屋漸漸熱鬧起來。在這破舊的老屋

子裡，志工們只有一個單純的心願：牽起偏鄉孩子的手，讓他在世界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 


